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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秋从小爱唱歌、跳舞，上初中时，她
在学校宣传队里唱京剧、表演节目。她还擅
长拉小提琴、手风琴，家里至今保留着她当
年在幸福花苑平房前专心拉小提琴的照
片。照片中，年轻的李红秋美丽大方，眼神
中透出灵气，歪着脑袋忘我地演奏着。

李红秋告诉记者：“平顶山60年来最大
的变化是茅草棚子变成了高楼大厦，名医、
名院、名校层出不穷，尤其是市区中学教育
发展迅速，原来只有一所市一高，逐渐发展
了市一中、平顶山实验高中、市二高、市三
高、市二中等多所公立高中，私立高中的发
展更不用提了。”

在李红秋的影响下，儿子成为一名高中
美术老师，儿媳妇也从事教育行业。

谈话间，李红秋走进卧室，掀开一层绒
布，一架黑色钢琴露了出来。这架钢琴是30
年前她花4000多元买的，这笔钱在当时可
不是一笔小数目，足见李红秋为了音乐是多
么舍得。李红秋掀开琴盖，轻抚琴键，一首
首名曲从她指尖流淌出来。弹着弹着，她
情不自禁地哼唱起来：“我爱你中国……”旁
若无人地陶醉在音乐中。

“是矿山哺育了我们一家，鹰城也在一代
代矿山人的努力下一步步向前发展，变得更
加美好！”采访临近结束，李红秋动情地说。

感谢矿山的哺育

上世纪80年代后，大营村村民的生
活逐步好转，华中年家也不例外，家里先
是盖了瓦房，后来又改造成平房，住房越
来越宽敞。1983年，华中年承包了三辆
卡车，干起了汽车运输，收入渐渐增加。
1985年，华中年买了一辆摩托车，一时令
左邻右舍羡慕不已。

上世纪90年代，华中年投资办了一

家化工厂。1995年，他花十几万元购买
了第一辆私人轿车，全家人的生活迈上
一个新台阶。

10年前，大营村实施城中村改造，改
造后，华中年一家分得了五六套房子。
此后，一家人与其他村民一样搬进市区
建设路东段和谐佳苑上上城、太和花园
等高层住宅。

城中村改造，生活越来越好

李红秋：
感谢矿山的哺育

华中年：
昔日住草房
今天居高楼

□本报记者 吕占伟

再过一个月就是60岁生日了，和音乐
教育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李红秋与鹰城同
龄。4月26日上午，阳光温煦，走进市区体
育路15号院的大门，院内过道旁一簇簇月季

花香扑鼻，沁人心脾。记者穿过院子一直向
东走到头再向北拐，看到一幢居民楼，居民
楼3楼就是李红秋老师的家。

这套两室一厅的房子，迄今已有30年
的历史。坐在自家的沙发上，李红秋翻着几
本影集，将陈年往事娓娓道来。

1957年5月28日，李红秋出生于河北省
唐山市开滦煤矿总医院。父亲李春润是唐
山人，母亲潘舒庭是湖南人，两人大学毕业
后都被分到开滦煤矿设计院，由此相识并
结婚。

1958年春，1岁的李红秋跟随家人来到
平顶山。她的父母是国家第二批派出支援
矿山建设的煤矿技术人才。李红秋听父母
说，他们坐火车来到柏楼火车站时，平顶山
十分荒凉，到处是茅草、石块。

父亲先被分到平顶山矿务局（现平煤
神马集团）煤矿科学研究院，接着是矿务局
生产处，后来又到矿务局工人干部学校工
作。“文革”期间在九矿、矿务局林场工作，

“文革”结束后又回到矿务局计划处上班，直
到退休。

母亲先被调入平顶山矿务局计划处搞
统计，随后调入矿务局总医院（平煤神马医
疗集团总医院的前身）工作。李红秋说，总
医院建于 1956年，当初只有两间草房、260
名医务人员、200张病床，经过60多年的发
展，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如今已成为一
所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康复为一
体的综合性三甲医院。

李红秋一家先是在优越路一带的简易
房屋里住，后来又在干打垒房（一种简易的
筑墙方法，在两块固定的木板中间填入黏
土）里住，再后来住进了幸福花苑的平房里，
上世纪80年代在体育路15号院安顿下来。
李红秋说，她与前夫离婚多年，十几年前，父
母相继去世，给她留下了现在所居住的房
产，也是父母唯一的房产。

一岁随父母来到鹰城

在李红秋的印象中，父母一直都很忙，
但她和妹妹都很懂事，很自律。她小学就读
于矿二小（现新程街小学），1971年就读于矿
中（平顶山实验高中的前身，建于1958年），

“当时矿中是初中，上着上着，矿中有了高
中，我就在这里上到高中毕业。”李红秋说，
当时平煤的子弟必须经过考试，成绩优秀的
才能上矿中。

1977年，李红秋通过高考考入平顶山师
范（现平顶山教育学院）音乐班，班主任是我
市著名的音乐教育家郑响声。1980年，李红
秋毕业被分入一矿中学（现市41中，2005年
划归市教育局管理）教音乐，在她的印象里，
当时的一矿中学是“一栋二层小红楼”。

“一矿中学建于1960年，我被分去的时
候有 18个初中班，6个高中班，教师大多是
矿上的工人。1990年荣庆龙矿长号召加强师
资力量，聘请上海退休高级教师任教，号召教
师进修达标后再任教，教学质量大大提高，20
世纪90年代中期，一矿中学被打造成我市一
流初中。”谈起自己执教过的学校，李红秋“门
儿清”。她清楚地记得，当时企业办学兴盛，
平顶山矿务局办了不少学校，几乎各矿下边
都有自己的子弟学校，培养出不少人才。

李红秋在一矿中学从事音乐教学17年，
后来被调入市自来水公司工会，参与公司乐
队的各种演出。退休后，她又在市老年大学
教音乐至今。

从事音乐教学17年 见证平煤教育发展

李红秋陶醉在音乐中。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本报记者
王辉 文/图

华中年 1957 年
出生在卫东区鸿鹰
街道大营社区，是土
生土长的平顶山人，
现担任大营社区居
委会副主任。4 月
26 日下午，记者来
到大营社区居委会
华中年的办公室，
采访了这位浓眉大
眼、身体壮实的男
子汉。

提及当年的平顶山，华中年说：“以
前，平顶山叫平顶山特区。小时候印象
中的平顶山市区，主要呈‘丁’字形结
构，即以东西走向的矿工路为一横，以
南北走向的中兴路为竖勾形成的‘丁’
字形结构。”那个时候，矿工路和中兴路
（北段）这两条主干道两边有一些单位
和居民区，而建设路以南，光明路以西
大部分地区都还是田地，“那时候，也没
有现在的帘子布厂（神马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

上世纪 70年代，华中年上高中，市
区的城东河、月台河和吴寨沟都是从平
顶山上流下来的自然河道，吴寨沟是一

条臭水沟，河沟两侧杂草丛生。那时的
市区没有诚朴路与鸿翔路，更没有诚朴
路湛河桥，也没有沁园小区，现在的建东
小区和体育村，曾经都是庄稼地。

1981年，市区建设路开始向东延伸，
与许南公路相接，市区东大门有了一条
平坦的柏油马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我市建成了建东小区和体育村，随后又
筹建了鸿鹰小区和平顶山贸易广场。
2000年前后，市区东城河、月台河和吴寨
沟也逐步得到整治，变成了现在河水清、
环境美的样子。这些变化，扩大了市区
规模，使城市框架逐渐拉大，城市面貌焕
然一新。

建市初期，市区呈“丁”字形

华中年说，童年时期的大营村几乎
四面环水，周围有寨墙，村北和村东有月
台河绕村而过，村南是湛河，村西则有一
条不大不小的水沟。当时村里有十几个
生产队，其中第一生产队（下称一队）的
村民在湛河南岸有一片庄稼地。上世纪
60年代中期，大营村南的湛河上没有桥，
河床宽阔，河水较深。一队的村民带着

农具去田地里劳作，需要乘坐木筏横渡
湛河。有一年，一队一二十个村民同乘
一个木筏渡河，行至湛河中间不慎翻倒，
大部分村民落水后获救，有三个妇女不
幸溺水身亡。

上世纪60年代末，大营村南的湛河
上及村北的月台河上开始建桥，结束了
村民乘坐木筏去种地的历史。

村民乘坐木筏去种地

在大营村上完小学和初中后，1972
年秋天，华中年考入市三中读高一。他
说，从大营村到市三中有三四公里的路
程，每天早上背着书包和干粮步行去上
学。学校当时也有食堂，但因为家里经
济条件有限，高中三年，他很少去食堂吃
午饭，都是啃窝头喝白开水。

记者问华中年：“那时家里没有自行
车吗？”华中年说：“没有，那时村里条件
好点的家庭兴许会有一辆自行车，去学
校的这段路当时也没有公交车。”

中学时代，华中年家里共有10口人，

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他们姐弟6人，
全家人住6间茅草房，厨房是一个没有
墙的草棚子，家里吃水需要到井里挑，
直到 1975 年，全村才用上自来水。“那
时，饭能吃饱，衣服往往是小孩儿穿大
人改小的衣服，弟弟穿哥哥的，直到穿
烂为止。”

高中毕业后，华中年回村务农，后来
又在生产队里干过出纳，开过拖拉机。
一年下来，一家人除了在生产队分得的
粮食以外，还分得800多元钱，当时在村
里也算是收入较高的农户之一。

全家年收入800多元

华中年在办公室翻看《平顶山晚报》


